
海口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符丽：

见证海口
“世纪婴儿”诞生
文/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时间拉回到2000年，新千年来
临，逢世纪交替，各地都关注着“世
纪婴儿”。现在是海口市人民医院
行政人员的符丽，当时是妇产科助
产士，当晚她值班，见证了海口新千
年第一位“世纪婴儿”的诞生。

1999年 12月 31日最后几分
钟，海口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房
内，医护人员正紧张忙碌着。产房
外，一位名叫何国辉的年轻男子不
安地守候着，陪伴他的还有几十位
素不相识的人，这些人都是住在医
院里的产妇及家属，还有媒体记者
在这里蹲守，大家都在等待“世纪
婴儿”的降临。

人群中，有人拿着手表，有人
拿着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显
示的时间。还有十秒钟就要进入
新千年了，有人开始以倒计时的方
式读秒：“10、9、8、7 ……”人们兴
奋地大声跟着读起来。在这个喜
悦的时刻，大家忘记了正身处应
该“保持安静”的医院，而医护人
员们也给予了足够的宽容，让他们
享受这激动人心的一瞬。

“零点了！我们已进入2000
年了！”2000年1月1日零时5分，
产房内传出喜讯：“生了！顺产一
个男孩，8斤，母子平安！”产房外沸
腾起来，大家拥抱在一起，共同分
享当时的快乐。那个不眠之夜，至
今鲜明地印在符丽的脑海中。

符丽记得，当时好多记者都来
采访了，孩子的父母进产房之前就
琢磨好了孩子的名字，如果生女儿
就叫“千禧”，生男孩就叫“世纪”，
小名都叫“二一”。孩子父亲听到
报平安后，第一时间就给岳父岳母
打了电话，当时就给孩子取名“何
世纪”。

迎来新千年第一缕阳光

千禧年跨年的狂欢并没有因为
夜色的加深而结束。在三亚藤海湾
的沙滩上，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上千人在此等
待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

据当时参加第一缕阳光拍摄的
时任海南日报摄影部主任武进群回
忆，2000年 1月1日清晨7点钟左
右，中央电视台现场主持人敬一丹面
对全球138个国家、1000多个城市
的40亿观众说：“这里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南省三亚市……”7时16分，
离海平面一段距离的天边，太阳喷薄
而出。7时17分，红日慢慢变大变
圆，像小孩子的笑脸。7时18分，随
着越来越快地升腾，一轮红日终于冲
破层层云雾，射出万丈光芒。

现场音乐响起，人们欢快起舞。
敬一丹面对着镜头说，“三亚是我国的
南大门，也是开放改革的前沿地带。
选择三亚作为迎接新千年第一轮日
出的直播地点，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2000年1月1日，海南日报的
头版上出现了一张巨幅跨版图片，
拍摄的正是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
图片说明上标注：2000年1月1日
7：16摄于三亚藤海湾。当天的海南
日报一出，不少媒体同行都给报社
打来了电话，很多人不敢相信海南
日报能在第一时间刊登当日的日出
照片。在数码相机还未普及的年
代，纸质媒体大部分使用胶片相机，
从图片拍摄到冲印再传回报社，往
往要花费几个小时。

这张图片的拍摄者武进群回
忆，为了千禧年跨世纪的版面策划，
海南日报编辑部开了多次会议，自
己也利用私人交情，从《南方周末》
的一位同行那里借来一台当时最先
进的佳能520数码相机。这台相机
体态笨重却价值不菲，价格要26万
元左右，后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
码相机变得越来越轻巧，价格也越
来越亲民。

刚刚进入海南日报工作，一同参
与新千年日出拍摄的时任海南日报
摄影记者王军回忆，自己在2006年，
以2300元的价格从某收藏网站上拍
下当时使用的这款佳能520相机，作
为对新千年跨年的纪念，也是对自己
职业生涯中重要一刻的留念。

像王军一样，相信很多人都对
千禧年有着刻骨铭心的回忆。很多
人都不会再有跨越世纪的机会，那
种一边听着末日流言，一边踮脚张
望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心情，同样不
会再有。但是转念一想，那个清晰
明亮、欣欣向荣的年代，至少经历
过，这本身就已经很幸福了。

跨入新时代的喜悦和狂欢

“世界末日”的谣言、“千年
虫”的恐惧曾让很多人睡不着
觉，但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杞
人忧天，新千年的钟声准时敲响
了，整个海南岛沉浸在展望新世
纪的喜悦和幸福中。

1999年12月31日下午6时
整，随着1999年最后一缕霞光
从天边渐渐褪去，2000年迎接
新世纪的庆典在三亚南山举行。

据当时在三亚南山负责策
划活动的媒体人肖剑回忆，当时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统一
着装来到观海平台，为新千年欢
呼、为新千年祈祷。时任海南省
委书记杜青林宣布：“2000年神
州世纪游海南（三亚）迎接新世
纪庆典开幕。”话音刚落，数百只
和平鸽从人群中振翅齐飞，全场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而当天晚上，在椰城海口，
同样是一片欢声沸腾。刚上大
学的郑国强和班上同学，坐着

“喘息粗重”的老式中巴车，一起
来到海口人大会堂广场跨年。

广场承载着椰城人喜迎新
千年的狂热。在学生们的载歌
载舞中，1999年23点53分，海
口人大会堂广场的大屏幕画面
切换到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场
景，人群一阵欢呼，人们挥舞着
双手，两眼紧盯着大屏幕上的
倒计时。23 点 59 分 50 秒，伴
随着电视屏幕上北京中华世纪
坛的欢庆画面，人们一起数着
“8、7、6、5、4、3、2、1”——

2000年来了！人们不约而
同地发出迎接千禧年的
欢呼声，喊声和着北
京“中华世纪钟”的
洪亮钟声，响彻椰
城的夜空。

荧 光 棒 、彩
旗、气球、衣服、帽
子……人们挥舞
着一切可以挥舞
的东西，有人将衣
帽抛起来了，象征
希望的七彩气球
飘向夜空。人群中
老的少的，认识的

不认识的，互换着自
制的“千年同心礼”，嘴

里都是祝福的话语。广场
上响彻着迪士科的狂热旋

律，青年们手拉着手加入舞圈，他
们扭着身体，尽情感受新千年来
临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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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预言和“千年虫”

关于千禧年，至今让人印象
深刻的大概是世纪预言和千年
虫了。当时关于“世界末日”的
传言甚嚣尘上，17世纪法国“预
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在
一些人手中悄悄传阅。

“回想起来，当时大家还真
是杞人忧天。”海口市民符琼对
当初的情形依然津津乐道。当
时正在读初中的符琼，印象最深
的就是班中同学之间互传着各
种关于“世界末日”的小道消
息。有同学家里甚至购置了家
用发电机，预备万一“世界末日”
来临没有电时，自家还可以发电
维持一段时间。

符琼还记得，那年传得神乎
其神的所谓预言还包括：1999
年8月18日那天，太阳系九大行
星以及太阳和月亮的空间位置
将排列成一个大十字架，地球位
于大十字架的中心。人类将迎
来巨大灾难。

好不容易在紧张中度过了
1999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到了
年底，计算机病毒“千年虫”在全
球爆发，又让不少人陷入恐慌。

“千年虫”是指使用了计算
机程序的智能系统在新千年到
来时，因无法区分“00”究竟是代
表“1900”还是“2000”，引发系
统功能紊乱，从而引发全球性问
题。

“千年虫问题是新旧世纪交
替之时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
事件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计算
领域或者技术领域来说都是一
个很好的教训。”海南日报信息
技术人员韩万光回忆，事实上
从1998年开始，大家已经开始
为防范“千年虫”做准备，省里组
织相关部门开了无数次会，在
2000年来临之前，他们提前备
份好了数据，更换了最新的软件
设备。虽然做了十足的准备，但
在零点到来之前，大家悬着的那
一颗心还始终不敢落地。

浙江科技报记者汤茹悦在
回忆文章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

“1999年年底，每次用电脑，我
都会担心，我的计算机到底会不
会识别‘00’。1999年 12月 31
日那天晚上，我特意和家人待在
一起，一直到午夜都不敢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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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出门见大
海，入夜听涛声”。这曾是驻守中国南大门
的“天涯哨兵”们的真实生活写照。1999
年12月16日，祖籍江西九江、18岁的年轻
小伙余国庆正式成为三亚东瑁洲岛上的一
名“天涯哨兵”。在这里，他和连队的战友
们一起见证了新千年的钟声敲响。

余国庆还清晰记得，1999年12月31
日，连队里一派繁忙，一大早补给船送来了
茶果糖点，大家都格外兴奋。这是包括余
国庆在内的60名新兵在岛上度过的第一
个阳历新年，而且是这么特殊的新年。当
天晚上，新兵连在岛上的篮球场举行了一
场欢迎茶话会。茶话会结束后，他们列队
来到1999年10月刚落成的“天涯哨兵”雕
塑前，倾听连长黄文忠讲述连队的故事。

“老一辈守岛人在荒岛上开山铺路，
全靠肩扛背驮，用断的钢钎、铁铲不计其
数，不到两年时间，全连官兵平均每人穿
破了8双解放鞋，磨破了4套迷彩服，个个
晒得皮肤黝黑。”听着连长的深情讲述，余
国庆和新兵战友们仿佛也听到金石在碰
撞、闻到热血在迸发。在这里，他们开启
了部队生涯的第一课。

来海南之前，像很多内陆来的战士一
样，余国庆也从来没有见过大海。那天晚
上，他和战友们一起爬到岛上最高的哨
所，守候新千年的第一轮日出。“大概早上
7点左右，天空一开始还是一片浅蓝，转
眼间，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红霞。
红霞的范围慢慢扩大，越来越亮。我们知
道太阳就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目不转睛
地望着那里。”余国庆永远忘不了太阳冲
破云霞跳出海面的场景，大家都挥舞着帽
子，欢呼跳跃起来。

就这样，满怀着兴奋和好奇，新兵余
国庆和战友们一起跨入了新千年，也开启
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艰苦岁月。

余国庆忘不掉岛上“苦咸水”的味道。
刚上岛的时候，岛上没有水电，饮用淡水只
能靠补给船运送。洗澡则只能用淡化了的
海水，大家伙都叫这种水“苦咸水”。

余国庆记得，2000年以后，岛上通了
电话，不过全岛只有一部，大家要排队轮
着打。每人一周只能打一次，一次5分
钟。拿起电话时，纵使满腔的话往外涌，
也必须挑出重点，简明扼要：“家里好吗？”

“好。”“在部队好吗？”“也好。”
2008 年，3G开始进入全面商用时

代；那一年，岛上也通了2G信号。又隔了
几年，岛上通了3G信号。余国庆记得，和
家人视频的时候画面不流畅，常常是半张
脸卡在那里。不过缓解思念的方式从

“听”变成了“看”，总是又幸福了点。
后来，余国庆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军

校，从一名小战士成为连长。2013年，余
国庆离开了小岛，转业到三亚吉阳区政法
委工作。几十年来，一茬茬像余国庆一样
的年轻战士在这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上来
来走走，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在岛上。“爱
国爱岛乐守天涯”的初心，也在一代又一
代驻岛官兵的使命交接中，纯粹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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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2019
年的进度条，只剩
下最后1天。2020
年即将来临，蓦然
回首，曾经很多人
满怀期待跨入的21
世纪，竟在不知不
觉中，度过了五分
之一。虽然 2000
年已经过去了很
久，但很多人依旧
怀念它。

在海南人的千
禧年跨年记忆中，
当新千年的第一缕
阳光照耀三亚藤海
湾时，曾有许多人
又蹦又跳、泪流满
面。

在三亚藤海湾
迎接千禧年第一缕
阳光的黎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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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市民在三亚大小洞天送别
上世纪最后一轮落日。 黄一鸣 摄


